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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111 年 TNT 寶島新聲廣播電台口述歷史訪談 

⚫ 時間：2022 年 1０月０５日 

⚫ 地點：梁實秋故居 

⚫ 受訪者：傅雲欽 

⚫ 採訪者：吳國禎、鄭慈瑤 

⚫ 逐字稿審定：傅雲欽 

 

（訪談開始） 

 

個人背景簡述 

 

傅雲欽：謝謝你們來採訪我這個白頭宮女，已經是過氣的人。我要求用福佬話講，你們也答應

了。我在此順便提倡福佬話。我堅持公開的場合我都要講福佬話，我不說北京話。 

  今天訪問我，你問我個人過去的背景，我很受寵若驚［北京話］，受寵若驚［福

佬話］。我是小人物。簡單講就是，我是桃園田莊出生的人。我的老爸是做工的人，

駛貨車的。我小學跟初中都在桃園就讀。後來高中到台北就讀。後來（大學）讀法律

系，後來考上律師。我 1990 年開始當律師。當律師沒多久就開始參加社會運動。我

熱衷社會運動，熱衷到有人問我：「律師還有在當嗎？」我說：「有啊！那是我的飯碗，

加減做、兼著做。」所以說，我律師沒當得很好。最悲哀的，社會運動也沒有做得很

好。（事業）沒有成功，台灣建國也沒有成功。兩樣都不做好，這就是我個人一生的

悲哀。 

 

接觸並參與地下電台 

 

傅雲欽：說到地下電台，台灣的第一間地下電台是「全民電台」。它是 1992 年要選立委的時

候，民進黨的立委候選人張俊宏先生，反對運動的老前輩、美麗島（事件）受害人張

俊宏，所設立的。那時的電台的機器很小台，像微波爐那麼大而已。現在合法的電台，

像現在寶島新聲電台，機器就像落地式的冷氣機那麼大台。一次要買兩台。這台壞了

跳過去另外一台。多一台是作為預備。 

  全民電台 1992 年設立。1993 年，全民電台裡面一個客家人的節目，陳律師（陳

石山）主持的客家節目。他是比較有台灣心的律師，提倡客家運動。我本來也是聽友，

後來透過 Call in 和他認識。他就邀我去上節目。上節目後變成固定的來賓。後來我

又向全民電台申請一個節目（《生活與法律》），講法律的。我就這樣參加地下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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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1994 年，TNT（寶島新聲廣播電台）成立，我就轉到 TNT 講。當時全民（電

台）申請到合法的執照，就變成「地上」電台。我轉到 TNT 這個新的地下電台，講

政治。越投入越深。後來自己創辦一個地下電台，叫做「建國廣場廣播電台」，在 1996

年。 

 

談全民、TNT 及綠色和平地下電台與自身參與 

 

傅雲欽：全民電台一開始是選舉電台。那時候已經解嚴，《刑法》一百條也廢除，言論剛開放。

台灣人以前沒有自己的聲音。以前都是中廣（中國廣播公司）那些制式的聲音，沒有

人（在電台批評）政治，也沒有人講反對政府的事情。全民電台才開始有。因為它本

來就是在野黨的政治人物設的，在罵國民黨是正常的嘛！選舉要罵國民黨才有票。它

的節目有各種型態，有講客家的、有講文化的、有講交通的，有講音樂的。很多節目。

從全民開始，地下電台開始盛行，雖然功率很小，那時可能兩三百瓦而已。現在像 TNT

他們這種中功率的，都五六千瓦以上。但是因為以前沒有別的電台，只有公（營）的

電台。（兩個電台之間的）縫隙很多，頻段很多。所以全民電台他們只有小小功率，

在台北市的附近就能聽得很清楚。收聽很熱絡。全民電台的性質是比較多樣化。很多

種聲音，本土的聲音，罵國民黨的，講台獨的比較少。不過裡面有些主事者，像陳貴

賢先生，他是台獨的。他過去在美國就在做台獨。理念很合得來。我在那邊認識他。 

  後來（1994 年）他跳出來做 TNT。他找像楊英杰和張昭仁他們，和他們美國的

學生會的留學生，還有台大一些教授，組成 TNT。TNT 的性質就比較學術性，比較

有理論性。全民電台是比較選舉性、比較基層，水準比較沒那麼高。TNT 都是教授，

講一些台獨的基本理論。台獨的聲音是 TNT 發出來的，透過廣播電台發出來的。 

  我那時覺得台灣很有希望。我也在 TNT 那邊幫忙發聲。我去那邊就是要宣揚我

的台獨理念。在那邊認識很多朋友，像葉國興先生、卓榮德先生、林山田教授。後來

林山田教授邀葉國興、卓榮德跟我另外組「建國廣場」［一開始不是廣播電台，是社

團而已］，那是後來的事情了。 

  那年（1994 年）還成立一個電台叫做「綠色和平」。綠色和平也是從全民電台那

邊「聞到香味」，或者說嗅到那個氛圍，覺得自己也要創立電台。它的創辦人是吳清

淇。他們原本是在做合法電台 AM 的廣播人。他們以前是買時段在合法的電台做。後

來看到全民這個態勢，整個人民的聲音發出來，他們就自己創立「綠色和平」。後來，

合法化的過程中要募款［籌措法定基金］時，他們藉謝長廷的名義募款。結果卻被謝

長廷「佔去」。吳清淇他們就退出綠色和平。綠色和平就變成謝長廷他們團隊的電台。 

我是先在全民電台主持，TNT 也有主持。綠色和平的吳清棋也是我的聽友，也知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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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NT 做到如火如荼，他後來也邀我去他綠色和平那邊講。他說：「你也來幫忙我講

（節目）。」我就去那邊講。我在那邊也講了一整年。後來它為了合法化，開始募款

以後我就沒有再去了。他也邀我擔任綠色和平的決策委員，叫我參加他們的決策小組。

我不要，我說我在 TNT 就是決策小組了。我不要做那麼多電台。我差不多 1995 年

就離開綠色和平，沒有繼續主持節目了。在 TNT，我繼續主持。 

 

從凌晨講到天亮的節目《空中夜航》 

 

傅雲欽：我在 TNT 是 1994 年開始。他們四月份成立我就進去了。我主持一、兩個節目。一個

是傍晚五點到七點的《新聞評論》，一週一次。另外還有一個法律節目。但是我又想

要找一個節目。我說再一個節目給我。他們說沒時間了。我說：「不然半夜你們節目

停了之後我開始做，（也就是）星期六晚上 12 點你們收播，收播完我來做好不好？」

他們說好，我就做。（節目名稱叫《空中夜航》）。每週六從 12 點做到天亮，有好幾次

做到中午，十幾個鐘頭。 

  我（熬夜）做《空中夜航》節目，（反應）越來越熱絡。有人從半夜跟著我到天

亮。像辜寬敏也是我的聽友，他自己告訴我的。史明也是我的聽友。史明先生聽到後

來打電話來說：「我上你的節目好不好？」我說：「好啊！」史明曾經陪我到天亮好幾

次。他跟我合作差不多十幾次的節目。我跟他的錄音，總共三、四十個鐘頭應該有。

他透過我的節目，也在說他那一套理念。這個節目讓我覺得那時台灣很有希望。怎麼

說呢？看 call in 的電話知道。如果有人 call in （電話機的）燈會閃。TNT 有兩個電

話線路的 call in 可以接。按鈕按下去聽友的聲音就出來了。講完，掛掉，電話機的燈

馬上又閃。馬上下面又有人打進來。從半夜到天亮，燈一直在閃，閃不停。我有時候

會跟來賓講話，講整個鐘頭沒去接電話，燈還是閃不停。沒接，它還是一直閃。換句

話說，call in 的人一直拿聽筒聽到自己的電話在響，嘟嘟叫，一直等，在等我接聽。 

  可見那時熱門到什麼程度。但是那只是一陣（雲煙）。不管怎麼熱門，台獨仍然

是少數。選舉仍然是第一。那些選舉的人比我們這些台獨份子更有吸引力。我們無法

跟他們比啦！像陳水扁選舉，或是民進黨每次選舉（都很強勢）。我們地下電台就好

像一定要挺他們。但我從 TNT 開始就不信這套，照罵（民進黨）。但是有一個人比我

罵得還兇，施正鋒。施正鋒罵比我厲害。有一次陳貴賢對他說：「你不要來，不給你

做節目！」。施正鋒比我罵得還兇，但我也是罵。我沒有在信選舉，所以我也是顧人

怨。我在 TNT 就開始顧人怨。我在建國廣場，沒人可以叫我不要做節目。這是我的

電台，等於我在操作。我 1996 年成立建國廣場電台，到結束，民進黨被我從頭罵到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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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你怎麼整天在那民進黨。我說我不只是罵民進黨，我是罵民進黨不做台獨。

這當然是兼罵國民黨啊！我最主要在講台獨。我罵民進黨不是罵民進黨怎樣，是罵民

進黨不做台獨。所以我不可能支持國民黨。我這輩子不曾投國民黨一票。我至今仍然

認為國民黨要從地球上消失。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後來我多一句，民進黨不倒，

台灣也不會好。所以國、民兩黨我都罵。這就是我的個性。所以，我做到最後沒有成

功，我死也死得很爽。堅持自己的理念嘛！我沒有任何的妥協，太硬了。有人說你放

軟一點，比較有人氣，比較有朋友，才比較有捐款。我說我可以過就好。 

 

形形色色的 Call in 民眾 

 

傅雲欽：TNT 的時期，有些人會 call in 進來鬧。那都是統派的，聽到台獨聽不進去。到現在

也是啊！到現在也有人反對台獨，不要說那時，二十多年前。說到台獨，有很多 call 

in 打進來說：「你不要講台獨這兩個字，台獨很難聽，講建國好不好？」到現在也還

是有人說不要講台獨，講建國，說台獨難聽。可見台獨汙名化了。Call in 很多很多聲

音，有各式各樣的人，有教授、計程車司機，什麼人都有。但是（聽眾）慢慢會固定。

比較常 call in 的就是那幾個。到後來我在建國廣場主持節目，我就不接 call in 了。

再接還是那幾個。因為我們建國廣場的聽友又更少了。TNT 假使有 1000 個人在聽，

我們建國廣場剩 100 個，剩十分之一啦。所以 call in，也是那幾個人。TNT 我在主

持《空中夜航》時，聽眾應該有幾萬人。 

聽眾形形色色，什麼人都有。相罵的也有，不同意見來爆粗口的也有。我的個性

也是在那時搞壞的。本來比較溫和。我太太說怎麼越來越壞嘴，性格也改變了。 

 

擔任 TNT 寶島新聲廣播電台決策小組 

 

傅雲欽：一個團體中都需要有決策小組。TNT 電台有主持人，但主持人不做決策。主持人是來

主持節目，主持完就走了。內部營運需要有一個團體。TNT 不是個人的電台。陳貴賢、

楊英杰他們創辦之後，組一個決策小組。記得好像一個月開一次會，來討論一些台務，

員工的聘僱，還是其他運作的工作。節目的問題有時候也會列入討論，不過節目有節

目部在負責。那時的節目部就是張昭仁台長，跟一個（後來）很有名的人吳朋奉。吳

朋奉好像是節目部的副手。他的聲音也很好。後來成了演員。他有這個天分。他做的

錄音帶，我都有留著。如果你要，我也可以給你聽。我有節錄下來。他做幾十卷帶子，

我都有保留。他很擅長設計廣告帶。他在負責節目，跟台長一起。 

  我們決策小組就是決定節目以外重要的事情，好像董事會這樣。通過後台長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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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那時決策小組我是其中一員。其實有一、二十個。我知道也有些政治人物，陳

水扁、尤清等人都有派人來。他們本人沒來。好像羅文嘉也曾經參加。羅文嘉代表陳

水扁。陳水扁好像也有捐錢的樣子。葉菊蘭那邊也有派人。不過他們是少數，他們都

沒有說話（發表意見）。大部分都是我們這些人在講話。還有一個叫做鄒武鑑，我也

曾碰到。名單我忘記了，我現在想到鄒武鑑。鄒武鑑也是台建（台灣建國組織）的。

他跟陳婉真，他們都被關過。那時剛被關出來，陳貴賢也邀請他來當決策委員。所以

有獨派的性質，一開始 TNT 有獨派的性質。 

 

創設建國廣場廣播電台的契機 

 

傅雲欽：1996 年選舉、總統大選。有一個選舉的團隊，就是陳履安他們，在選舉之前有設一

個電台來宣傳。選舉落敗後就把電台收起來。我們裡面的義工朋友就說：「陳履安的

電台收起來了，我們把它的頻道佔起來好不好？我們建國廣場也來搞一個電台。」因

為那時電台頻道被佔光了。大家都在設（電台），如雨後春筍般。1993、1994 年這

段期間，電台用北京話來說，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設電台要佔這個（頻道的）縫隙。

1996 年 4 月份，我們才自己買機器，以 95.9 頻道創設了「建國廣場廣播電台」。建

國廣場廣播電台設完，我就漸漸離開其他的電台。TNT 我就比較少主持，全心發展建

國廣場。 

  建國廣場電台是我們「建國廣場」的附屬品。我們（最初）不是要做電台。「建

國廣場」本來就有了。我們「建國廣場」，我剛講本來是林山田教授、葉國興先生、

卓榮德先生等人組起來的，本來不是電台。1995 年 7 月份，7 月 22 日中共開始飛彈

演習。林山田教授說：「我們走出 TNT 的播音室。」我們都是在 TNT 認識的。林山

田教授以前我就曾跟他有些接觸。他做「退報運動」時，我曾和他接觸，但是沒有來

往。一直到 TNT 變成獨派的人集中的中心，大家才在那邊進一步認識。林山田發起

戶外演講活動「建國廣場」，（也就是）在飛彈演習的期間，在台北市政府前面的空地，

開始做定時定點的演講。林山田教授是說要模仿十八、十九世紀德國費希特的演講。

費希特在一個場所連續演講，後來出一本書。那本書影響了德國的統一。1970［口

誤，應為 1870］年代德國統一，俾斯麥跟威廉一世統一德國。之前就是有費希特的

演講，在鼓吹民族主義。林山田說，我們也來定時定點演講。每週一場，在台北市政

府。是從那邊開始有「建國廣場」的演講場。隔年才有這個電台。做電台的時候，林

山田已經慢慢離開了，他要去創建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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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廣場廣播電台從籌設到結束 

 

傅雲欽：我們的機器大部分都是「土機器」［台灣的地下工廠製造］。但是有一次也買到進口的。

我們有接觸專門做電台的技術人員。他們問說，「你要『土機器』，還是進口的？」進

口的怎麼來？去美國買，把零件拆解後裝箱，一項一項搬運回台灣。那是管制物品。

如果被新聞局抓到，或是電信局抓到，要罰還要沒收。他們有辦法提供，問你要進口

的，還是土機器。土機器比較便宜。土機器我們一開始是用五百瓦，後來用到兩、三

千瓦。進口的也曾買一次。我記得一台六十萬，四四方方像小冰箱那麼大，很重喔！

我也有照片可以給你看。在台灣組裝起來。 

  機器我講幾百瓦，那是指放大器部分。前面還有調音器，叫做「前級」。放大器

叫做「後級」。前面是 tuner（調音器），後面是 amplifier（放大器）。放大器是射出

來的功率。五百瓦，還是兩、三千瓦。現在的寶島新聲廣播電台可能有五千瓦。我們

那個土機器，我們後來用到兩三千瓦。那時台灣有一些人都在做機器的買賣。因為電

台常常被抄台，（賣機器的人）生意很好。我們就跟他買。 

經費怎麼來？經費我們都靠捐款。我們建國廣場靠捐款。TNT 也都是靠捐款。一

開始大家很熱心捐款。1994 年 TNT 開始熱絡。收到的錢我不知道多少，很多就對了，

不虞匱乏。我們建國廣場一開始也是。我做十幾年的建國廣場，捐款加起來有一千多

萬。但是到後來，一年差不多上百萬。開銷一個月不到十萬。我們從 1995 年開始建

國廣場，到 2010 年結束。十五、六年，捐款一千多萬，可能將近兩千萬，我沒仔細

算過。一開始比較多，後來比較少。後來每年差不多一百萬，就可以負擔房租、電費、

義工的車馬費等等。我們沒聘請人，沒有正式的職員，不必每個月固定付（每人）三、

五萬元（的薪水）。我們沒有員工的費用，頂多支付 DJ（控音員）的車馬費。DJ 都叫

學生來算鐘點。我記得（一小時）一百多塊，這樣支出。開銷很少，才可以維持十幾

年。 

我們不是主流。自從我做電台，在 TNT 的時候覺得聲勢比較好，覺得台灣有希

望，很熱絡。做建國廣場的時候，我們就漸漸覺得只是在拖［苟延殘喘之意］而已。

越做越像在拖，拖到最後不得不結束。 

  主要不是錢的問題，錢還是其次。主要是整個（台獨的）氣氛不好。此外，換馬

英九上任（總統），政府就又來抄台。在陳水扁任職期間，對我們是罰款而已，沒有

抄台。到馬英九上任，2008 年，開始上任之後，大抄台。抄一兩年之後，就沒有地

下電台了。從馬英九（上任後）第二、三年之後，就沒有地下電台了。現在有地下電

台嗎？現在也沒有地下電台了，抄光光。 

  地下電台最熱絡的時候是 1994、1995 年。那時民進黨許信良當主席。再之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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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明德當主席，說要「大和解」。大家很不屑。大家對民進黨失望，林山田才去組建

國黨。這是建國黨成立的原因。建國黨一開始也非常熱絡。許信良下台，換林義雄當

（民進黨）主席。林義雄就把一些人吸回去。（很多）人就重回民進黨。民進黨又為

了 2000 年的大選，一定要當選、要政黨輪替什麼的。所以（我們批評民進黨的）地

下電台氣勢就漸漸差了。還有一點，就是像李濤的那種談話性節目在有線電視台也炒

熱起來，取代了廣播電台。所以電台從 1997、1998 慢慢消失。總之，就是林義雄當

主席，把這些支持者吸收回去，另外就是 cable 電視台興盛起來，大家看電視，不聽

電台的節目。地下電台變成開車的人，上下班時聽比較多。 

 

比較 TNT 與建國廣場的資金收支 

 

傅雲欽： TNT 比較大，比較老牌，聽友比較多。建國廣場可以說變我個人的電台，都我在負

責。我也主持好幾個節目，宣傳我的理念。我們比較運動性，整天在街頭衝撞。那時

有人說：「你律師還在當嗎？怎麼好像有當跟沒當一樣？」，整天在上街頭，去（社會）

運動。我不只是去播音室耶，我還帶領大家去衝撞。變成街頭運動比較多。捐款不會

比 TNT 多。TNT 還有聘僱職員，它的職員四、五位應該有。DJ 至少要兩三個。裡面

還有台長跟一些職員。他們的節目也比較多，還要付主持人交通費、節目費。我們建

國廣場不曾付錢給主持人。所以說我們規模比較小。但是我們運動性比較大。TNT 是

電台身分比較大。 

 

參與反抄台運動 

 

傅雲欽：TNT 一成立就遇到抄台。我們也有反抄台。TNT 一開始，1994 年，那年不知道被抄

幾次［忘記確實次數之意］。但是聽眾很熱情。被抄，（收音機）沒聲音，大家就聚集

起來。TNT 的氣勢很好，但是也沒有「台灣之聲」好。台灣之聲敢嗆敢現。計程車司

機比較信任他們。他們如果被抄台，半小時之內，中興橋頭三重那邊，他們的電台附

近就被（護台的民眾）包圍了。樓下就被計程車司機包圍住。抄台的電信警察難以進

出。警察後來用直升機去吊他們頂樓的天線。他們要把機器搬走，是用直升機吊走。

底下無法出入。他們興盛的情況如此。TNT 沒有到這樣，但是被政府抄台時，樓下也

是一群人聚集。每次被抄台，樓下就一群人圍住，說要「護台」。 

  說到遊行，那是（張）素華擔任（TNT）1996 年擔任台長之後的事。那時抄台

頻繁。她發起大家聯合起來辦遊行。我們建國廣場也有參加。我們也駛戰車去電信總

局，在濟南路那邊，丟雞蛋抗爭。素華因為這樣違反集會遊行法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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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節目中，也是有反抄台的聯播時間。那也是 TNT 發動的。全台灣地下電

台連線。每一個禮拜找一個固定的時間，一小時，大家聯播，輪流主持。那個連線也

連續一兩年有喔，專門講抄台。這也是以 TNT 為中心。 

 

建國廣場廣播電台的抄台經驗 

 

傅雲欽：我們到最後是自己停掉的。因為被抄台時，馬英九 2009 年，還是 2008 年，抄我們

一次。抄完，我們馬上又復音。復音後又做了一段時間，覺得沒意思了，就自己收了。

因為抄得越來越厲害。我也有上法院，被起訴，違反電信法。他們不只抄，還把我們

移送，還要罰金什麼的。因為電信法改得越來越嚴格。我們收播的時候已經沒有地下

電台了，可以說沒了。2010 年開始沒什麼地下電台了。 

 

鄭慈瑤：他們來抄台的時候，是把你們機器都…… 

 

傅雲欽：他們去山上抄我們。我們機器發射機都放在山上，放在陽明山。他們不知道怎麼偵測

到，就去抄。搬走的時候我也不在場。是我們那邊的房東，就是提供我們用電的房東

去應付。他們一下就搬走了。好幾十萬的機器就這樣搬走了，大大小小就搬走了。 

 

鄭慈瑤：那個機器您可以繳罰金再贖回來？ 

 

傅雲欽：不行。抄 TNT 的時候是連播音室也抄。因為 TNT 的播音室和發射台在同一棟樓裡面。

它的發射的天線在頂樓。所以他們要來 TNT 的辦公室抄。他們的辦公室跟發射機、

天線是一體的，同一個地方。我建國廣場不是。建國廣場播音室在新生南路、和平東

路口這邊。我們發射的機器是放在山上。我們是用微波射到山上，再用放大器播出。

所以他們抄是抄我們的主機放大器，在山上，不用來我們辦公室。我們辦公室沒什麼，

麥克風而已，還有一台微波發射器而已。所以他們沒來我們辦公室抄。主要、比較重

要的東西都在山上。 

 

透過地下電台傳遞台獨理念 

 

傅雲欽：因為當時台獨剛發聲出來。以前台獨都在海外，像台獨聯盟或是日本那邊，史明那邊。

後來電台開放，聲音開始從電台發出來。什麼說法都有。那時電台剛開始時，大家都

是認為台灣還沒建國，要追求台灣獨立建國。民進黨執政的前後，（說法）卻變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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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已經完成了。（也就是），1999 年民進黨通過一個《臺灣前途決議文》，說台灣已經

是一個國家了。民進黨為了陳水扁要選舉，不說台獨，他們就說台灣已經獨立了。《臺

灣前途決議文》主要是說台灣的民主化，自 1991、1992 年國會全面改選，1996 年

總統直選之後，台灣就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了，只是不正常而已。這個決議文可

以說傷害台獨很嚴重。（所謂台灣已經獨立）就這樣整個變主流了。因為民進黨執政，

它的聲音就是主流。台獨的運動變成這樣［沒落之意］。後來發展成台獨變成是假議

題。 

  在 TNT，我主持《空中夜航》這個節目的時候，大家都認為台灣還沒獨立。這方

面是很一致。主要是在討論台灣為何要獨立，台灣獨立的理由是什麼，為什麼不要統

一。那時大家是在辯這個。1999 年《臺灣前途決議文》加上民進黨執政以後，卻變

作台灣已經獨立。台灣為何要獨立已經沒人討論了。  

 

對地下電台合法化的看法 

 

傅雲欽：地下電台變成合法，合法之後就一間一間變質。我們看很多了。TNT 申請合法時我已

經不在那主持。他們要申請為合法的電台當然好。但是我知道電台漸漸變成正式之後，

就會有新聞局，還是 NCC 的管制。我建國廣場從頭到尾，我都沒有想要申請。也申

請不到啦。因為要申請到牌，一定要有政客的關係。TNT 也靠葉菊蘭他們那些政客去

相挺。綠色和平靠謝長廷。要有政治人物來奧援，你才會有牌，因為要去面試還什麼

的。面試的新聞局，還是電信局、電信總局會看你有沒有背景。沒背景你哪有可能。

建國廣場是我而已，哪有可能。傅雲欽，傅雲欽誰啊？所以我沒有想要合法化。我就

做到被查封為止。他們合法化也有他們的理由。如果可以維持本土性也不錯。不過最

好不要變成政治人物的電台。 

 

TNT 寶島新聲廣播電台中的台灣意識 

 

傅雲欽：過去這些電台的節目若說台灣意識，是正確的，如果說台灣已經是一個國家的，那都

不對。那要修正。台灣還不是國家。希望台灣是國家、希望台灣獨立這是對的。（但

把願望當現實就不對。）TNT 有很人的理論不對。我不知道他們講的詳細內容，但如

果你聽到裡面有人講我們台灣就是一個國家怎樣怎樣，那就不對。你聽到 TNT 的節

目時要注意這個。其他文化性的，TNT 大部分都是文化性的，在宣揚台灣意識、台灣

語言的，那些節目都不錯。我的建議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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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電台的社會意義 

 

傅雲欽：從結果來看，地下電台微不足道，沒辦法改變社會什麼。但也不能說沒有貢獻，至少

現在他們在講的「抗中保台」的意識，就是從那時發揚光大的。我們台灣人反對國民

黨統治，威權統治。從無法發聲，到地下電台發聲，（聲音）都是反對中國意識，建

立台灣意識。現在大家是說台灣已經獨立，這也是台灣意識。雖然這是錯誤的，但也

是台灣意識。這也是我們那時鼓吹出來的。 

他們政客、政治人物比較不想說台獨。他們因為選票嘛！台獨從來就是票房毒藥。

他們政客為了選票不講。但是他們知道這也是一股力量。他們不敢得罪台獨（人士）。

他們要贏，也需要這邊的票。非政客的運動者在鼓吹這些，對他們的執政也是有幫助。

我們覺得遺憾的是，我們對他們執政有幫助，但台灣建國到最後是無法借用他們的力

量來達成。我們等於在抬轎而已。 

現在「抗中保台」的意識也是從當時延續來的。一般人雖然對台獨懵懵懂懂，不

知道什麼叫做台獨，至少抗中保台、維持現狀維持這種事實上獨立，但是法律上屬於

中國的這個現狀，還是多數的聲音。統派的聲音越來越小。這也是因為過去地下電台

有助一臂之力。 

 

在地下電台之後，仍為理想持續發聲 

 

傅雲欽：將來沒有什麼計畫。幾個老朋友或以前的主持人有一個（LINE）群組。幾個而已，聯

誼而已，沒什麼計畫了。老了。現在說台獨，誰要聽？但我還在網路寫文章。我的部

落格，叫做「傅雲欽如是說」。點閱率有一百二、三十萬，十幾年來。也有些人在看。

一天有幾百個人看，人不多。 

  台獨的氣勢不好。大家都說：「台獨是假議題，不用再搞了。中華民國台灣就是

國家。我們有軍隊、有鈔票、有政府，怎麼不是國家！」但是，你要看我們《憲法》

如何規定，還是兩岸一中的憲法體制。再過幾天國慶日，是要慶祝什麼？武昌起義。

武昌起義跟台灣有什麼關係？中華民國體制就是中國的體制。中華民國就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同一國，只是分開（為兩個政治實體）而已。內戰還沒結束。不只是中共這

樣講，（我們台灣的）法律上也是這樣講。我們台灣要法律上獨立，要宣布獨立，要

去掉一中體制，才是國家。如果維持現狀，就是維持法律上一中的現狀。 

  但現在講這個沒人聽了。我們這是微弱的聲音，也沒有人在信。我無力了、也老

了，沒辦法再做什麼了。今天給你做一個訪問，讓我受寵若驚。我是過氣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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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結束） 


